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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书院
◎黄正平

头顶一株植物可以世界行走（外一首）
◎孙忠利

去年刚建成的儋阳楼，坐落在海
拔308米的马鞍岭上。站在九层57
米的双子楼上放眼远望，近端是错落
有致的儋州市区，远处是巨轮正发的
巍峨洋浦港，儋洋一体尽收眼底，展
现出美好远景。蓦然，“始信东坡眼
目长”的诗句萦绕在了我的脑际。东
坡！我要先去看看苏东坡先生。

急急下山。五十分钟后，驱车来
到了位于儋州古城中和镇的东坡书
院。迈进东坡书院大门，载酒堂映入
眼帘。《汉书·扬雄传》有“载酒问字”
典故，学堂以此得名。伫立在由清代
儋州举人张绩书写的匾额前，遥想东
坡先生当年就在这茅草屋里治学传
学，劝导乡亲们读书兴文的情形。

庙堂八州，江湖三州。依靠苦
读，东坡学而优则仕，官至二品尚书，
大江南北都留下他治州理事的行行
足迹。儋州地阔人稀，头戴笠脚着
屐，东坡劝导周边黎民百姓勤劳持
家。从此，儋州这块穷苦不堪的边
地，在苏东坡引领下，文风彰显、衣食
少忧。家家耕读，风劲岛上。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或许，只有卸下一切官职和所有铠
甲，才能彻底融入百姓日常，不再高
高在上、发号施令。苏东坡整个人生
中遭遇十年大不幸，却成为东坡民众
之大幸。劝学、劝和、劝耕、劝医……
三年时间，把先进的中原文化传到落
后、封闭的遥远边疆。

东坡及儿子不幸，然而，儋州幸、
海南幸！贬官文化欲说还休。

东坡书院，经历次修缮，元明清
建筑样式齐全。每一幢建筑，都诉说
着崇敬杰出人才、崇尚耕读传家的生
动故事。屋宇上下左右，随处可见诗
句楹联，串起各朝名人咏叹先贤的段
段时光。徜徉在400亩东坡景区，夕
阳下我把放飞的思绪渐渐收了回
来。落魄的东坡，没有如落日沉没，
而是把一腔心血洒在了中和这片中
国古老的土地上。千年古城墙无言，
见证的却是久远而真实的历史。中
和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因为拥有
东坡而光耀在中华大地。

一代文忠、文明开儋，成就了南
海奇迹。还是弟弟苏辙特别了解自
己的哥哥，给出“始信东坡眼目长”的
续句。南荒从此不荒，学子士子辈
出，接续着中华文脉。东坡有诗云：
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矣。尊师重教
风一直吹，吹到当代，当代“东坡粉”
们纷至沓来。时至今日，只要哪家的
孩子考上大学或读硕士博士，还会搭
上高高的彩门以示庆贺。文脉畅流，
流传至今。只是彩门的材料，过去用
的是椰子树的枝叶，现在已是粗木
条、细钢条，且越搭越高大，越搭越漂
亮，儋州一中、儋州二中、思源高级中
学等名校的莘莘学子也越飞越高。

儋州始有东坡，文风盛起。苏先
生头笠足屐的全身铜像在晚霞里熠
熠生辉。

“高山常景慕，合献仰苏池”。苏
公祠内也有楹联：“道德文章千秋颂，
才华气节百世尊。”时间的长河，不经
意间却在滚滚向前。书院，就是讲述
读书人故事的地方。一家书院，一座
名人纪念馆，一个历史前进的加油
站。游客纷纷来到这里，想到的比看
到的更多更多。

安置房落成后，老李不顾儿子
挽留，请了辆货车，把各式盆栽拉
回幸福小区。

五年前，幸福村拆迁，老李去
城里儿子家过渡，跟城里人学会了
养花逗鸟。

当货车拐入幸福小区大门，老
李特意叫司机放慢车速，揿响喇
叭。他自己则钻出驾驶室，爬进车
厢，整衣戴帽，昂首而立。为了这一
刻，老李脑子里不知演绎了多少遍。

果然，老刘蹒跚而来，加入围
观的人群。老李清了清嗓子，大声
道：“看到了吧，都是我老李一手侍
弄的，幸福村没谁了吧！”说罢，又
一次拿眼角余光瞟向老刘，咦，葫
芦脸瘦成了瓜子脸，活该！

老李与老刘同庚。两人从小厮
混一块，一个要往东，另一个绝不往
西；一个说捣鸟窝，另一个已上树。
矛盾的起因，仅仅一块泥巴。那时
他们已结婚生子，俩孩子也年龄相
仿，只是因独生子的缘故，性格都较
强势。一个夏日黄昏，老李与老刘
在相邻责任田干活，俩孩子像往常
那样在田埂边玩耍。突然，老刘儿
子“哇”地哭了起来，越哭越凶，称眼
睛被老李儿子的泥巴砸中，睁不开
了。老李随老刘跑过去，作势逮儿
子，可儿子泥鳅似的，呲溜没了踪
影。老刘儿子的眼睛，红了几天，肿
了几天。按老刘说法，要不是遇到
好医生，儿子差点成瞎子，老李家却
没主动认个错、赔个礼。老李反驳
不是这样的，本来就是我儿子的玩

具，凭啥争来抢去，何况是你儿子
先用泥巴侵犯了我儿子。几番隔
空舌战，关系彻底恶化，明面不理
不睬，暗里相互较劲。

转眼来年谷雨，老刘尚未开
犁，老李田里的玉米已吐出了鲜嫩
嫩的叶子。令老刘惊讶的是，并不
宽裕的地界中央竟冒出一排齐崭
崭的玉米。他当即抡起锄头，紧挨
玉米根子挖了条不深不浅的壕。
想想不解气，又弄来葫芦种子，沿
壕搭起高高的葫芦架。秋后，老李
那处于下风的玉米，瘦弱、干瘪，棒
子只指头般粗细。而令老刘意外
的是，十来棵葫芦竟收获了数十个
果子，其中一个“葫芦王”被高价买
走。尝到甜头的老刘，干脆扩大种
植面积，悉心侍候。各路葫芦商闻
风而至，讨好这位无意插柳柳成荫
的葫芦老板。风光无限，财发身
发，老刘的脸盘越来越像葫芦。

货车绕幸福小区转了个圈儿，
老李才心满意足下了车。天知地
知，没人晓得那几盆顶顶名贵的盆
栽其实是从花鸟市场淘来的。

老李住底楼，老刘家在同单元
的13楼。老李逢人就夸矮层好，高
层就像挂在树梢的鸟笼子。他的
盆栽由屋内波及屋外，绵延至公用
过道、草坪。物业不管，邻居不闻，
谁都晓得李家有个出息儿子，做了
城里人的人上人。

再说老刘，自葫芦架被推土机
铲平，整个人像被抽了筋，夜里上
厕，莫名其妙摔个跟斗，幸亏儿子

是医生，加之后期康复得当，摇摇
晃晃站了起来。捡回一条老命的
他，啥都看开了。在老刘眼里，楼
下无处不在的盆栽，对于行动不便
的他来说，倒是绝妙的、俯首可拾
的风景，应该感谢才对。想必老李
还记得，他老刘也是个花卉爱好
者，年轻时曾尝试过培植，因缺乏
经验，以失败告终。仔细想想，要
感谢老李的地方实在太多啦，别的
不说，单说儿子，为啥能成为医
生？不就因为当年差点残疾的眼
睛，让医生成了他的偶像。归根结
底，是老李儿子的泥巴，成就了儿
子，也挽救了他老刘的性命。

老刘决定去敲老李的门。老
李以为鸟友来访，不想从虚掩的门
外伸进来一张精瘦的丝瓜脸。老
李揉揉眼睛，按按太阳穴，确定不
是白日梦。老刘扬扬塑料袋，说咱
们一块玩泥巴吧，像小时候一样，
捏老鼠，捏小猫。老李似乎反应过
来，绷紧的脸皮一点点松弛，模样
也变得调皮，说那是你的强项，不
用比，咱比赛扔泥巴，看谁扔得远。

“要不要去外面？”老刘得了
劲。“不，就在咱客厅。”老李更得劲。

“你先来。”老刘谦让。
“不，你先来，扔泥巴对你康复

有好处。”老李实心实意。
老刘乖乖扔出泥巴，一下，两

下……
老李问：“累不累？”老刘说：

“不累。”“不累明天继续。”老李敲
定。老刘的头像鸡啄米。

一个放下功名的人
不再形单影只
我喜欢这样的软埋
一旦你爱着，是多么精致用心
我们一同朝向阳光鞠躬
深深地对看不见的自己礼貌

或做草，或做竹，或做藤
愿意跟你道一句
别来无恙
重逢时，温柔又温柔
左手优雅抬起扶一点帽沿

好看的双眸

半隐在晚风里，忽闪着移动
我不经意间
就对你吹出了口哨

好像都带有植物的风情味
我专心为你培植头顶上的精彩
不怕一天埋一点
一天埋一点
把你的欧美和亚非拉
统统奖赏给我

路过南通美术馆

我仅仅是路过

我虚无的倒影
在你幕墙上开花

我知道，孤独生出的羽翼
不会轻易被众人接受
我也知道
热烈的掌声和不堪的眼泪
从哪里流出来

路过一定是平庸
路过一定要轻轻
我是一潭连微风
都能伤着很深的湖面


